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惹蜜拉 (阿拉伯语
:

美丽 ) !
”

刚

好身边走来两个浓妆艳抹的阿拉伯女

郎
,

先是露出勾人的微笑
,

待明白了

是怎么回事
,

马上面似冰霜
,

加速走

过
,

搞得我抬不起头来
。

接着
,

他又

带我去看 16 世纪的奥托曼清真寺
,

看

罗马人的洗澡堂子
、

天主教堂
、

造型

别致的清真寺⋯⋯

说实话
,

后来我的兴致也给他带

起来了
。

想想吧
,

你在一片比王府井

还小的
“

巴黎
”

大街上溜达
,

刚刚在

一个美式酒吧喝了几 口黎巴嫩烧酒
,

然后不到半小时
,

你看了古罗马的遗

址
,

看了阿拉伯人的清真寺
,

看了有

现代派风格的摩登教堂⋯⋯古代的
、

现代的
,

东方的
、

西方的
,

宗教的
、

世俗的
,

甚至还包括战争的废墟与现

时的繁华
,

仿佛一个纵横交错的文化

时空蒙太奇展现在面前
。

怎么跟世界公园似的?

比布鲁斯
一

ABCO的故乡

比布氰掀勺历史至少有袱的
三,

地中

海文明的一切变化沦桑
,

它全赶注二了
。

据说在夏禹年间
,

肺尼基人移民

比布鲁斯
,

便有人望城兴叹说
,

此城吾

不知其始
,

八成是大神艾勒所造
,

再

后来到了公元前 13 (X )年左右
,

比布鲁斯

的胖尼基劳动人民凭着勤劳和智慧
“

开

发
”

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套字母文字
。

到公元前8世纪
,

希腊人引进了这种文

字
,

并升级出一个希腊版
。

从此地中海

的情人约会写纸条
,

就不用像印地安人

那样
,

画几个帐篷
、

一条小河了
。

据资

料说
,

后来欧创}l人用的字母文字都是用卜

尼基文字的后裔
,

当今的ABCD大概算

是排尼基文字的习
〕

版吧
。

根据资料上的说法
,

比布鲁斯堪

称可持续发展的典范
。

因为在煤气没

有发明之前
,

每一天这里都会有炊烟

升起
,

2 50 多万天里没一天停过灶
。

也

因此留下无穷无尽的遗址
,

使之成为

考占学家的乐园
。

从18印年起
,

史前的

遗址
、

文物不断被挖掘出来
,

考古学

者一直挖到20世纪80年代内战兴起
,

百

年工程才算暂停
。

不过我参观的时候还没看过资

料
,

不懂得那些石头堆对人类早期文明

发展的伟大意义
,

只会以貌取人
,

看上

了保存还算完整的十字军城堡
。

那是比

布鲁斯最后七分之一段历史上才出现

的
。

大约在公元 11 以年
,

欧洲十字军从

阿拉伯人手里抢过了比布鲁斯
。

洲门把

罗马宫殿拆了
,

用拆下来的巨大石块搭

建了一个坚固的要塞
。

看样子
,

他们想

把这里当做长期据点
。

因为这里离耶路

撒冷也就几天的路了
。

从外面看
,

城堡四四方方
,

像个

大豆腐块
,

到今天还很坚固
。

从里面

看
,

城堡中间是个大厅
,

四角却被切割

成好几块相对独立的石室
,

要想从大厅

进人石室
,

须通过狭窄而且曲折的台阶

才行
。

我想大概这是为了便于防守
,

假

若阿拉伯人攻人城堡大门
,

十字军还可

退人石室继续反击
。

这样
,

攻人大厅里

的阿拉伯人若想占领这些堡中之堡
,

还

要付出惨重的代价
。

从十字军城堡的顶端眺望
,

我的

面前是像女人一样变幻莫测的地中海
,

右前方的山坡下临海处是一个小港口
。

城堡的门前则是 - 堆堆古老的石头
,

那

是基督诞生以前就存在的遗迹
,

我分不

清哪些是川卜尼基人的市场
,

哪些是希腊

人和罗马人留下的
。

远一点
,

靠近海边

的悬崖处倒是有个篮球场大小的古罗马

露天剧场
,

还有四根石柱
,

显示那里曾

有过罗马人的神庙
。

在比布鲁斯
,

我还有一个回忆
,

是关于一家7 0 0年历史的传统风味餐

馆
,

餐馆就在城镇的人 口处
,

面向海

港
。

主人是个退休的老船长
,

整天穿

着他那身船长服
,

满腮自胡子
,

块头

很足
,

看上去凶 巴巴的
。

令我印象深

刻的倒不是餐馆的饭菜
,

而是它墙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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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历

左 : 巴勒斯坦难民营

右 : 西顿老城外的老头们

挂着的照片
。

照片上有不少曾经到访

的达官贵人
,

其中我只认得一位
,

是

法国总统希拉克
。

但这也不算什么
,

令人惊奇的是一张黑白照片
,

上面有

好几个身穿泳衣的美女
,

簇拥在船长

的两旁
,

真是羡煞旁人
。

再仔细看美

女身上还斜披一条带子
,

上面仿佛写

着些国名
。

这让我想起 60年代
,

黎巴

嫩也曾出过环球小姐
。

不知道这照片

上是否当年景象
。

真该让他说说想当年
。

巴勒贝克一 , 太阳神的豪华别墅

到了黎 巴嫩
,

巴勒贝克绝对不

能错过
。

因为这儿有罗马人供奉太阳

神
、

酒神和信使之神三位一体的神

庙
。

这神庙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国的长

城和故宫
,

是一个帝国的招牌
。

经过 17 00 年间的掠夺破坏和数次

地震
,

神庙当年的威风却一丝不减
。

别

的甭说
,

光太阳神庙剩下的那6根22 米

高的擎天柱就够有面子了
,

何况地面上

成千上万的大石头
。

这些石头小的也有

l米立方的样子
,

重达数吨
,

上面还都

雕刻了花纹
。

石头里最重的
,

像做神庙

座墙的那几块
,

重达800 吨
。

真不知道

罗马人哪来那么大力气
。

看着眼前的废墟
,

你说我能不挑

大拇哥吗 ? 罗马人
,

够狠
。

可随即我

又想
,

花那么大劲头给神仙盖别墅
,

值吗 ?

客观说
,

用石头建这么个大家

伙
,

而又不遇到塔利班的话
,

的确可

以供万世观瞻
。

但代价是劳民伤财
。

商封王给王妃改善一下住房条件就民

怨沸腾了
,

罗马帝国花了3 0 0年盖别

墅
,

要不是东罗马帝国改信基督了
,

这别墅还得盖
。

自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
,

这

里的神庙被改造成教堂
。

阿拉伯人又

把它改成堡垒和清真寺
。

但是不论怎

么改
,

国破石头在
。

南部边境线

—
我见到了黎巴嫩真

主党

2(X孙年1月17 日傍晚
,

我在黎巴嫩

最南端的一座小山上见到了黎巴嫩真

主党的游击队
。

现在想想确实有一点

危险
,

假如我当时不听同伴劝告
,

硬

要把相机镜头对准他们的话⋯⋯

进人黎巴嫩南部的甘巴特山区
,

我们最先经过一片废墟
。

7年以前这

里还是个宁静小村子
,

一场意外的战

火
,

给村子带来灭顶之灾
。

这里还停

留着一辆废弃的苏式坦克
。

一个同伴

还在教堂的废墟里发现了一块锈迹斑

斑的榴霞弹片
。

接着我们来到联合国维和部队的

总部
。

总部外是一片松树林
,

同伴开

玩笑说什么时候可以来林中漫步
。

这

里的军士都是加纳人
。

联合国在这里

驻扎维和部队的历史要上溯到197 8年
,

比以色列人侵黎巴嫩还要早4年
。

从那

时起
,

这项任务就被加纳人承包了
。

据介绍
,

自承包以来
,

已经有24 名加

纳士兵牺牲了
。

可能就是考虑到这里

的危险性
,

来这里执行维和任务的士

兵多是光棍一条
。

印度士兵的驻地在一个山顶上
,

和

以色列的边境就隔了一道铁丝网
。

驻地

内有隙望楼
,

有碎石搭的石头工事
。

在

工事的墙上还挂了块警报牌
,

由一个表

盘和一个指针组成
。

表盘上三个扇面
,

最高是红色
,

中间是黄色
,

最底下是绿

色
。

幸好现在指针是在绿色的扇面内
。

就在驻地旁以色列境内
,

紧挨

着铁丝网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水泥碉

堡
,

上面还有几个雷达转来转去
。

我

们纷纷跑到碉堡下面
,

对着它举起相

机猛拍一气
,

尤其是几位女士
,

拉着

维和士兵在以色列的碉堡前合影 留

念
,

仿佛我们不是在战场
,

而是在好

莱坞的游乐园
。

“

我们说什么
,

他们 (指以色列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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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嘶得一清二楚
。 ”

一个士兵告诉我
。

之后
,

我们到了黎巴嫩最南端的

地方
。

组织者一再提示说这里虽然不

危险
,

但是很敏感
,

不得照相
。

但是

有了对以色列碉堡照相的经验
,

我还

是蠢蠢欲动
。

这里的驻地士兵也是加纳人
,

都

很友好
。

趁着大队人马被组织者带去训

话的机会
,

我大着胆子向士兵提出上隙

望塔上转转
,

他们竟然痛快地批准了
。

从隙望塔上可以眺望到对面以

色列的山谷
。

我看到山谷里有个小村

庄
,

但是距离太远
,

至少得有 1公里

远
,

所以什么都看不清楚
。

刚好我看

到隙望塔上的小哨所内有个军用双筒

望远镜
,

得有半米来长
。

从望远镜内看去
,

村庄好像就在

十几米外的样子
。

村子里的房子也是

红顶黄墙
,

和黎巴嫩这边的没什么区

别
。

我几乎还能看清楚房子玻璃上的

窗帘是什么颜色的
。

“

你平常都看什么呀 ?
”

我问那

个士兵
。

“

我们用它可以观测以色列坦克

的移动
,

就从这个方向往那边
。 ”

他

回答说
,

同时用手指着那个以色列村

庄的方向
。

离开驻地时
.

天色暗下来 了
,

我心里还很兴奋
,

便把相机探出汽车

外
,

想要拍几张夜幕降临时的军事驻

地
。

忽然车停了
,

原来是一个小于90

度的弯处
,

路很窄
,

我们前面的大巴

正在小心地蹭着身子
。

我打开数码相

机的液晶屏
:

拍到一个有骼镂图案和

地雷危险的牌子
。

忽然身边有几声骚动
。

我抬起

头
,

不知道什么时候窗外的树林里多

出一个穿着绿色迷彩服
、

手持AK 一47

的家伙
。

我拿起相机就要给他拍照
,

却被同伴劝住了
。

这时我才注意到
,

他像是个本地人
。

我奇怪怎么这里还

有黎巴嫩的国防军
。

那人一脸严肃地

看着我们的车子
,

一动不动
。

我注意

到他很年轻
。

突然距离他五六米的一棵树后又

冒出一个人来
,

穿着迷彩裤
、

黑色上

衣
,

还留着络腮胡子
,

CS的盗匪里有

个人物简直就是照他画的
。

我的天
,

这片树林里究竟埋伏着

多少人啊
。

大巴终于通过了拐弯的地方
,

我

们随即赶了上去
。

他们是黎巴嫩真主党
。

在下山

后
,

一起来的凯洛兰说
。

这下我才明白

为什么组织者说这里是敏感地带了
。

回来的路上
,

已经 是夜色茫

茫
,

忽然凯洛兰指着窗外的黑暗说
,

ta ra
s ,

这里就是提尔
。

我向她应 了

声表示感激
。

我想来提尔多半是 因

为那个关于它覆灭的故事
。

据说公

元前 3 32 年
,

希腊大王亚历山大大帝

打败了波斯帝国
,

率兵南下
,

来到提

尔
。

提尔人宣布臣服以保障他们的地

位和安全
。

亚历山大开出一个条件
,

希望到提尔人的神庙祭祀一下他们的

大神麦勒卡特
。

对提尔人来说
,

这个

神是提尔人心 目中的巴力 (古代近东

迎南等民族信奉的众神之王 )
,

主管

地下世界和死亡
。

可在希腊人眼里
,

麦勒卡特就是大力神赫尔克里斯
,

在

马其顿的萨索斯岛也有祭坛的
。

按照

提尔人的宗教观念
,

无论外国的国王

多么强大
,

都不允许进到提尔人的神

庙里祭祀
。

于是大伙儿一合计
,

决定

对亚历山大说不
。

亚历山大面子上挂

不住
,

心说你个小样儿
,

还敢跟我叫

板
,

敬酒不吃你吃罚酒
。

于是双方开

战
。

6个月后
,

提尔被攻破
,

数千人被

砍头
、

钉十字架
,

剩下的成为奴隶
。

这个故事
,

总让我想起几百年都

没有臣服罗马帝国的犹太人
。

地中海

东岸的人都够倔的
。

.

(责编 安林 )

2 0 0 7
.

0 5 W O尺Lo v一510 闪 . 日


